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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 伯 家 庙 碑 文 考

赵志强 吴元丰

锡伯家庙
,

即太平寺
,

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实胜寺西邻
,

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 (1 7叮 )
。

此后几经修葺
,

臻于完善
。

锡伯家庙内原有石碑两块
,

其一刻以汉字
,

一刻以满文
,

内

容相同
。

今只存满文碑
,

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
。

为了论述方便
,

容将全文汉译如下
:

万 世 永 传

集三世诸佛彻悟
,

开拓三教之义
,

光耀释渔牟尼佛法
。

青史世传之锡 伯 部
,

原 居

(海拉尔东 ) 南扎拉托罗河流域
, ① 嗣于齐齐哈尔

、

墨尔根
、

伯都纳等处编 七 十 四 牛

录
,

历时四十余年
。

康熙 ( 三十 ) 六年
,

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
,

将锡伯等编为三队
,

于康熙三十六
、

七
、

八年移入盛京
,

分驻各地效力
。

康熙四十六年
,

众锡伯共用银六十

两
,

购房五 间
,

建立太平寺
,

自京城请甘珠尔经一百有八卷
,

每年 四季诸僧聚诵不 已
,

其愿永偿
。

乾隆十七年
,

协领巴岱
、

佐领叶恩德布
、

(阿裕 ) 西等众锡伯戮力修建股三

间
、

两侧厢房三 间
、

(正 ) 门三 间
,

供奉三世佛
。

四十一年
,

协领罗布桑
、

喇西
、

特固

素
、

卓第等锡伯共修寺院
,

塑立宗喀巴佛
、

五护法
、

千手千眼佛
、

四大王
,

增 请般 若

经
,

每年四季诵之不绝
,

永无穷矣
。

嘉庆八年七月十六 日
,

梨树沟边门章京加一级纪 录二 十一次华沙布敬立
。

该碑记载了锡伯族早期的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
,

被当今锡伯族史研究者

视为珍宝
,

有关研究文章已相续发表多篇
,

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
。

然而
,

也毋庸讳言
,

该碑立于清嘉庆八年 ( 1 8 0 3年 )
,

立碑人华沙布又是小小的边门章京
,

他树立此碑撰写

此文
,

恐怕只能以民间相 已久
、

因而与事实有所出入的 口碑资料为根据
,
而没有条件查

阅当时有关的官府档案
,

查考事由
,

对所撰碑文进行推究
,

加以核实
。

因此
,

该碑所记往

事
,

有些并不十分明确
,

有些显然是错误的
。

前者如锡伯族原住何处 ? 后者如锡伯族何时

被编入满洲八旗
,

分驻齐齐哈尔等城 ? 锡伯族何时迁入盛京 ? 这些坷题
,

应该及时加以纠

正
,

给以补充说明
。

有感于此
,

谨依据有关满文档案及史书所记
,

对上述间题略述管见
。

一
、

关于锡伯族原住地的问题

碑文云
: “

青史世传之锡伯部
,

原居海拉尔东南扎拉托罗河流域
。 ”

扎拉托罗河是

今天的什么河全 目前仍有争议
,

尚无定论
。

有人认为即今嫩江西支之一的绰尔河
。

如或

①括号 内的宇
,

按 肖夫同志手抄件补入石 下同
。

扎拉托罗
:

现有不同写法
, 《考略 》 写

“
扎贵 陀罗

. , 《 浅释 》

写
`
扎兰绰罗

”
等等

。

原文为
,

j幻
。

ot lo
,

按光绪十六年新锈 《清汉音字式》 笔者取
“
扎拉托罗

,

四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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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钟翰 《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释》 (以下简称 《浅释 》 )认为是今绰尔河
。

①
、

赵展 《锡

伯族源考》 也说
: “
扎责托乡河即今绰尔河

, 。 ②也有人认为是今天的挑儿河
。

如
:

铁

玉钦 《 沈阳太平寺锡伯碑考略》 ( 以下简称 《考略》 》 中说
, “
陀罗河

,

即挑儿河
” 。

③

笔者认为
,

绰尔河说大有商榷的必要
。

挑儿河说基本正确
,

需要补充说明
。 -

1
、

扎拉托罗河不是绰尔河
。 “

绰尔河说
” 的论据

,

概括起来有两条
:

( 1 ) 天聪

八年 ( 1 63 4年 ) 十一月
,

皇太极命梅勒章京霸奇兰等往征黑龙江地方
,

并告诫他们
“

入

略之后
,

或报捷
,

或送俘
,

必令由席北 (即锡伯 ) 绰尔门地方经过为便
。 ”

今海拉尔市

东南扎兰屯西南一带有绰尔河
,

其下游有绰尔城
。

所以
,

绰尔门疑即绰尔 城
,

或绰 尔

站
,

或附近的一个门
;
扎拉托罗河即绰尔河

。

( 2 ) 明万历二十一年 ( 1 5 9 3年 )
,

努尔

哈赤曾击败过叶赫等九部之师中的
“

北嫩河席北部
” 。

北嫩河即今嫩江上游
,

绰尔河正

是嫩江上游的西北一支
。

所以
,

一

扎拉托罗河即是绰尔河
。

笔者认为这两条不能成立
。

因

为
:
第一

,

从所在位置看
,

绰尔门与绰尔城相隔较远
,

二者并非同在一处
。

看汉文
,

绰

尔门仿佛是
“

门
” ,

且冠以
“

绰尔
”

二字
,

很容易把它同绰尔河下游的绰尔 城联 系 起

来
,
误认为绰尔门就是绰尔城

,

或附近的一个门
,
进而认为扎拉托罗河就是绰尔河

。

实

际上
,

绰尔门并非是门
,

而是当时锡伯人村落的名称
,

在清初满文档案中屡见不鲜④
。

绰尔门村何在?它在松花江嫩江汇流处渡口北岸附近
,

清初地属郭尔罗斯后旗
。

上引

皇太极之言
,
在康熙年 I’id 所修太宗满文实录中也有记载

,

而且更详细
。

其文 日
: “

K or o in

1 u k` a n n a k c u 1 h a r a n g g a S ib e 呈e o lm o n 1 g a 总a 众” ,

意为
`

科尔沁国舅乌克善所属

之锡伯绰尔门村
” 。

这句话
,

不仅说明绰尔门是村名
,

而且还告诉我们它在科尔沁国舅

乌克善所辖境内
`

乌克善系科尔沁左翼中旗闲散和硕卓里克图亲王
,

崇德元年 ( 1 636 年 )

受封
。

科尔沁左翼中旗
, “

自本旗之外
,

兼统 (科尔沁左翼 )前后二旗及郭尔罗斯二旗扎萨

克事
。 ” ⑤由此可见

,

绰尔门村一定在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或郭尔罗斯前后二旗界内
。

据满文档案记载
:
嫩江

、

松花江汇合处
“

渡 口所关紧要
,

请于议驻伯都呐二千兵内

拨五百名
,

附丁一千名
,

移驻渡 口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
。 ” ⑧ “

且莫洛浑
、

伯都访
、

绰尔

门等村锡伯兵皆不动田舍
,

即安置于伯都访
、

绰尔门地方
。 ” ⑦这两段资料说明

,

锡伯

绰尔门村在嫩江松花江汇流处渡 口北岸
,

而且相距不远
。

此地当时属于郭尔罗斯后旗
。

满文档案和清实录的记载完全一致
,

可以肯定锡伯绰尔门村在松嫩二江汇流处北岸
,

科

尔沁中旗统辖的郭尔罗斯后旗界内
。

它在绰尔河下游南岸
,

其地属于科尔沁右翼
。

综上所述
,

皇太极所说的
“

席北绰尔门
” ,

乃是松花江
、

嫩江汇流处渡 口附近北岸

的锡伯绰尔村
,

它与绰尔城在地望上毫无关系
。

因此
,

不能以绰尔门即绰尔城或附近的

门为据
,

证明扎拉托罗河就是绰尔河
。

第二
, “

北嫩河
”

并非指嫩江上游
。

据清实录记载
,

明万历二十一年 ( 1 5 9 3年 )
,

叶赫
、

哈达
、

乌拉
、

辉发
、

纳音
、

朱舍里和
“

北嫩江科尔沁蒙古国翁阿岱贝勒
。

莽古思

①王 钟翰
; 《沈 阳拐伯族家庙碑文浅释》

,

见 《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》 新班民族研究所编 ( 以 下 简称 《论 文

集》 ) 第叙 页
。

②赵展
: 《 . 伯族想考 》 见 《 侣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》 第 s8 互

。

⑧铁玉钦
: 《沈阳太平寺拐伯碑考

呜》 ,

见 《锡伯族文 学历史论文集 》 第 s4 贾
。

④ 黑龙江将军衡门档案第 07 一1 6” 册
。

本文衡引浦文档案
,

均旅于 中

国第一历史案馆
,

由笔者译校
。

下同
。

⑥ 《大清国太宗文皇带实最》 第五函
,

第二十一姗
。 《清栩文狱盆考》 第二

册
,

第 6 5 3 1页
。

⑥黑龙江将军衡 门浦文案第 11 一 1 6 9 2册
。

⑦黑龙江将军衡口礴文档案第。 7一 1 693 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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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勒
、

明安贝勒
,

锡伯部
,

卦尔察部
”

等九部之师
,

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
,

为所败
。

①

在这句话里
,

如何理解
“

北嫩江科尔沁
”

? 笔者认为
, “

嫩江科尔沁
”

是 一 个专 名
,

“

北嫩江
”

三字不能理解成
“

嫩江上游
” 。

《绥服内蒙古记》 云 : “

科尔沁部
,

… …本

元太祖弟哈萨尔之后
,

明初置兀 良哈三卫之一也
。

后自立国
,
日科尔沁

。

明洪熙间
,

为

厄鲁特所破
,

东避嫩江
,

以同族有阿鲁科尔沁
,

因号嫩江科尔沁
,

以自别
。 ” ②至于

“

北
”

字
,

满文实录中作
a m ia gl

,

意为
“

北
、

北方
、

后方
、

后边
” ,

而无
“

上游
”

之 意
。

当

时
,

叶赫
、

哈达
、

乌拉
、

辉发等部在南
,

而科尔沁
、

锡伯
、

卦尔察等部在北
,

可见加一
“

北
”

字
,

是相对于南面的叶赫等部而言的
。

再看明末清初锡伯族的活动区域
,

北接齐齐哈尔
,

南临辽宁省
,

东到吉林市附近
,

西至内蒙东部
,

其中松嫩二江汇合处周围是锡伯族的主要聚居之地
。

③又据清太祖实录

记载
,

乌拉部的克锡呐都督
,

被杀于同族之巴岱达尔汗
,

克锡访之孙万奔于锡伯部相近

之绥哈城
。

④绥哈城在吉林城西绥哈河流域
,

距
“

城五十里
,

周一里余
” 。

⑤这些都说

明
,

当时锡伯族并不是居住在嫩江上游
。

总之
,

嫩江科尔沁是一个专有名称
, “

北嫩河
”

不能理解为
“

嫩江 上 游
” 。

所 谓
“

北嫩江科尔沁蒙古国翁阿岱贝勒
、

莽古思贝勒
、

明安贝勒
、

锡伯部
、

卦尔察部
” ,

应

理解为
:

北方的科尔沁蒙古国翁阿岱贝勒
、

莽古思贝勒
、

明安贝勒
、

锡伯 部
、

卦 尔 察

部
。

因此
,

不能以
“

北嫩河
”
即是

“

嫩江上游
,
为据

,

得出扎拉托罗河即是绰尔河的结论
。

2
、

扎拉托罗河即今挑儿河中游一段
。

海拉尔东南有两条较大的水系
,

一 为 挑 儿

河
,

一为绰尔河
。

其中
,

绰尔河不是扎拉托罗河
,

前面已作论述
。

挑儿河
,

发源于索岳

尔济山
, “

经扎萨克图郡王府东南
,

过突泉县
,

歧为二
,

东南流百二十里复合
” , ⑥流

到吉林省大安
、

镇责二县边境的月亮泡入嫩江
。

君日 L河
,

在清代书籍中有多种不同的写

法
,

如
:

陀喇
、

托罗清
、

淘儿清
、

托罗
、

滔儿
、

锣胜儿
,

等等
。

笔者认为
,

碑文中所谓
“

扎

拉托罗河
” , “

托罗河
” ,

即今之挑儿河
, “

扎拉
”

系满语
,

意为
“

一堵墙 两 堵 墙 之

堵
” , ⑦ 不妨理解为

“

截
”

或
“

支
” 。

在此
, “

扎拉
”

作定语
,

修饰和限制
“

托罗
” ,

因此
, “

扎拉托罗河
”

便可理解为分支的托罗河
,

特指挑 ) L河
“

歧为二
,

东南流百二十

里复合
”

这一段
。

据史籍记载
,

这里正是锡伯故城的所在地
。

《蒙古游牧记 》 中说
:

科

尔沁右翼前旗
“

东南五十里有西北 (即锡伯 ) 城
” 。

⑧ 《大清一统志》 在科尔沁古迹中

说
: “

西 (锡 ) 伯城在右翼前旗东南五十里
。 ” ⑨ 《黑龙江志稿》 中也说

: “

锡伯故城

在王 (即扎萨克图郡王 ) 府东南五十里
,

(挑儿河 ) 支流西岸
” 。

@扎萨克图郡王府即

科尔沁右翼前旗治所
,

在沙日L河与归流河会合处南五十里处
,

由科尔沁右翼前旗再往东

南五十里
,

便是挑儿河分支之处
,

锡伯故城所在之地
。

《清一统志》 以锡伯城列入古迹
, 《黑龙江志稿 》 也称之为故城

,

可见其建置年代

久远
,

也说明锡伯族早就生息繁衍于扎拉托罗河流域
。

从筑城而居来看
,

锡伯族曾经在

扎拉托罗河流域定居
,

并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
。

于是
,

其后世子孙把扎拉托罗河流域视

① 《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》 ②魏像
: 《绥服 内蒙古记》 ,

见 《小方壶斋奥地丛砂 》 第二铁
,

第一册
。

③黑龙江将

军抽门嘴文档案第 n 一 16 9 2
,
。 1一 16 98

,

03 一 16 9 9册
。

④ 《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》 ⑤长顺著: 《 吉林通志》 第二 十四

卷
。

⑥万福麟等
: 《黑龙江志稿 》 。

⑦ 《 清文总汇》
。

⑧张穆
: 《蒙古游收记 》 第一卷

。

⑨ 《大清一统志 》 第四 O 五 卷
。

O 万福麟等
: 《果 龙江志稿 》 第三卷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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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“

原居
”

之地
,

这剥良自然的
,

也是不难理解的

当然
,

我们说
“

扎拉托罗河
”

不是绰尔河
,

但并不排除绰尔河流域曾有锡伯族居住

的可能
,

尤其在它的下游地方
。

锡伯族本是渔猎民族
,

所以
,

其活动范围不可能过于狭

小
。

绰尔河在挑儿河之北
,

相去不远
,

因此
,

锡伯族也许曾经涉足于绰尔河流域
。

纵使

如此
,

若将扎拉托罗河认为是绰尔河
,

把绰尔河流域过于扩大
,

作为锡伯族的
“

生息紧

衍
”
之地

,

恐怕言之过极
。

这是其一
。

其二
,

我们说扎拉托罗河即今挑儿河中游一段
,

但并不认为这里就是锡伯族的发源之地
,

锡伯族发源于何处
,

有待今后探讨
。

二
、

关于锡伯族被编入八旗设佐领及安里问题

碑文云
: “

嗣于齐齐哈尔
、

墨尔根
、

伯都呐等处编七十四牛录
,

历时四十余年
” 。

又云
: “

于康熙三十六
、

七
、

八年移入盛京
” 。

从康熙三十六年前推四十余年
,

是顺治

年间
。

也就是说
,

若按碑文记载
,

锡伯族在顺治年间就被编入满洲八旗
,

分驻齐齐哈尔

等城
, “

四十余年
”

后移入盛京
。

然而
,

事实并非如此
。

下面从三个方面详加考证
。

1
、

锡伯族在齐齐哈尔等处被编设佐领以后
,

并没有
“

历时四十余年
” ,

然后移拄

盛京等地
。

据满文档案记载
,

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
,

分驻齐齐哈尔等城
,

是在康熙三

十一年 ( 1 6 9 2年 )
,

而不是顺治年间
。

锡伯族南迁盛京等地之事
,

始于康熙 三 十八 年

(16 9啤o) 这就是说
,

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界三十八年
,

只有短暂的七年时间
,

而没

有
“

四十余年
” 。

可见这
“

四十余年
” ,

并不是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

城到南迁盛京这段时间
。

既然如此
,

对这
“

四十余年
”

作何解释呢 ? 笔者认为
,

它应该

是锡伯族被编入科尔沁蒙古旗
,

到康熙三十一年锡伯族被科尔沁蒙古
“

献出
” ,

编入满

洲八旗
,

分驻齐齐哈尔等城
,

或到康熙三十八年锡伯族开始移入盛京这段时间
。

明末清初
,

锡伯族隶属科尔沁蒙古
。

清崇德元年
、

顺治五年
、

六年
,

清政府将科尔

沁蒙古编旗时 ① ,

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被编入科尔沁十旗⑧之中
,

成为蒙古八

旗的组成部分之一
。

康 熙三十一年
,

清政府将科尔沁蒙古旗中的锡伯族抽出
,

编入满洲

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
。

自康熙三十八年开始
,

又将齐齐哈尔等处的锡伯人迁到盛京等

地
。

从时间上看
,

崇德元年到康熙三十一年或康熙三十八年
,

有五十六年和六十三年
,

比

“四十余年
”

多十年左右
,

相差不多
,
顺治五年到康熙三十一年或康熙三十八年

,

则为

四十五年或五十二年
,

恰好
“

四十余年
”

或稍微多些
。

由此观之
,

碑文所说 的 四 十余

年
,

应该是祟德
、

顺治年间锡伯族被编入科尔沁十旗
,

到康熙三十一年由科 尔 沁 旗 抽

出
,

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
,

或康熙三十八年锡伯族开始迁入盛京的时间
,

而

不是锡伯族分驻齐齐哈尔等城到移驻盛京这一段时间
。

对此
,

碑文记载与事实不符
。

2
、

、 “
七十四牛录

”

的设立及其人 口来源
。

康熙二十八年 ( 1 6 8 9) 《尼布楚条约 》

签订之后
,

清政府为了安定边睡
,

防止沙俄进一步入侵
,

开始加强黑龙江地方防务
,

又

苦于兵源不足
。

于是行文科尔沁王公
,

要求抽出其所属锡伯人等
,

科尔沁从之
。

康熙三十

一年
, “

科尔沁王至台吉
、

平民
,

将其所属锡伯
、

卦尔察
、

达斡尔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

八名全数进献
。

其中除年老之丁
,

年幼之童及家奴外
,

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

①《倩朝文献通考 》第二册
, 第 6 53工页

。

商务印书馆印

②即科尔沁六旗
,

郭尔罗斯二旗
、

杜尔 伯特一旗和扎资特一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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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。 ” ① 兵源缺乏的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

。

经兵部奏准
,

将锡伯
、

卦尔察
、

达斡尔人等

均分归上三旗
,

挑选精壮者一千名
,

令其披甲
,

并选取附丁二千名
,

一同镇守齐齐哈尔

城
,
又挑选二千名

,

令其披甲
,

镇守伯都呐地方新筑之城 ( 即今扶余 )
,

并将散居在科

尔沁王等所属地方
、

锡拉木伦
、

养息牧外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收聚安置在伯都访附近
,

作为附丁 , 又选居近吉林乌拉地方的锡伯
、

卦尔察丁三千名
,

就近移驻吉林乌拉
,

其中

一千为披甲
,

二千为附丁
。

②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被编为多少牛录 ?

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
、

宁古塔将军伶保议奏
: “

将移驻齐齐哈尔
、

乌拉
、

伯都呐之

兵四千名
,

附丁八千名
,

合编为八十牛录
,

皆归上三旗
。 ” ⑧奉旨俞允

。

于是
,

移驻伯

都访的二千披甲与四千附丁
,

被编为四十牛录
,

其中锡伯牛录三十
,

卦尔察牛录十
,
移

驻乌拉吉林的一千披甲与二千附丁
,

被编为二十牛录
,

均为锡伯牛录 , 移驻齐齐哈尔的

锡伯丁二千二百五十名
,

被编为十五牛录
,

达斡尔丁七百五十名
,

被编为五牛录
。

总共

八十牛录
,

其中锡伯牛录六十五
,

卦尔察牛录十
,

达斡尔牛录五
。

④在科尔沁蒙古
“

献

出
”

锡伯人等之前
,

因披甲之缺无人坐补
,

清政府曾议定抽调释站人丁补充
。

锡伯人等

既被献出
,

人员骤增
。

解决了兵源缺乏的难题
。

于是放弃原议
,

增
“

选锡伯
、

达斡尔丁

兰百名
,

编牛录二
,

以其中一百名为披甲
,
二百名为附丁

, ”

移驻齐齐哈尔
。

⑤
一

锡伯族被安置于齐齐哈尔等三城之际
,

清政府将颁达尔沙一族分散到乌拉和伯都访
,

而没有一起编设牛录
,

授与 官职
。

颁达尔沙等不服
,

竟带一部分人返回故土
。

因此
,

清

政府将颁达沙一族
,

包括返回故土之人
,

一同遣往齐齐哈尔
,

编为两个牛录
,

以颁达尔沙
、

肯哲客二人为佐领
,

分归正蓝和镶蓝旗
。

在乌拉吉林
、

伯都呐
,

则另选披甲补充其缺
。

⑧

这样
,

此次移驻齐齐哈尔的共有二十四牛录
。

当时
,

科尔沁所献锡伯人 中官 员 较

多
,

而达斡尔人内只有佐领二员
,

且年老不能胜任
。

因此
,

除锡伯牛录外
,

达斡尔五个

牛录
、

以锡伯达斡尔丁合编的两个牛录
,

其佐领均以锡伯人委任
,

统称锡伯 二 十 四 牛

录
。

齐齐哈尔的锡伯族迁入盛京时
,

这部分达斡尔人也在其中
,

成为锡伯人 了
。

齐齐哈

尔二十四牛录
,

加之伯都呐三十牛录
、

乌拉吉林二十牛录
,

正好是七十四牛录
。

碑文所

值得注意的是
,

这七十四牛录锡伯人都是科尔沁蒙古
“

献出
”

来的
,

是崇德
、

顺治年

问被编入科尔沁十旗的锡伯人及其后裔
。

对于这一点
,

存在一些错误
。

《锡伯族简史简志合

编》 (初稿 ) 中说
,

康熙三十一年编入八旗的锡伯人分为三部分
:

一部分是蒙古科尔沁

属下的
,

于 1 6 9 2年被王公台吉进献给清朝锡伯人
,

一部分是从伯都呐附近图世吞地方挑

选的锡伯人
,

一部分是从乌拉附近挑选的锡伯人
。

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
。 “

伯都呐附近

图世吞地方
”
和

“

乌拉附近
”
的锡伯人

,

也是科尔沁蒙古
“

进献
”

的
。

《 考略》 中说
:

“

在科尔沁蒙古被编入旗时
,

又有一部分锡伯人随同科尔沁蒙古一起
,

被编入了蒙古八

旗
。

… …到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 ( 1 6 9 0一 1 6 9 2年 )
,

余下的锡伯人全部被清政府编

入了满洲八旗
,

并派往各地驻防
。

⑧这种说法同样也不对
,

在齐齐哈尔等处编入八旗的

锡伯人
,

并不是
“

被编入了蒙古八旗
”
后

“

余下的锡伯人
” ,

而正是原来
“

随同科尔沁

①②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 2一 26 0 2册
。

⑧同前第 1 2一 26 0 2册
。

④同前第 0 1一 1 6 9 8 0 3一 16 99 0 2一 1 6 9 5

册
。

⑤同前第 06 一 16 9 3 1 1一 16 9 3册
。

⑧同前第 10 一 1 6 96册
。

⑦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、

新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

组偏 : 《锡伯族筒史简志合编》 (初稿 ) 第 1 2页
。

⑧ 《沈阳太平寺拐伯碑考啥》 ,

见《 . 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 》 第 45 页
。

一 1 0 2一



蒙古一起
,

被编入了蒙古八旗
”

的锡伯人
。

康熙三十一年
,

清政府将他们从科尔沁旗抽

出
,

编入满洲八旗
,

分驻齐齐哈尔等城
。

.

3
.

在墨尔根并没有设立锡伯牛录
。

从上所述
,

可以发现
:
康熙三十丫年锡伯族被

编为七十四牛录
,

分驻齐齐哈尔
,
伯都呐和乌拉吉林三城

,

并没有墨尔根
。

碑文中却说

是齐齐哈尔
、

墨尔根
、

伯都纳
。

是墨尔根 ? 还是乌拉吉林? 查阅有关档案未见锡伯族移

驻墨尔根的记载
,

只有这么一件事
,

即前面所说的以锡伯达斡尔丁合编的两个牛录
,

本

来要迁往墨尔根
,

但
“

此二牛录若迁往墨尔根
,

则路途甚远
,

不易搬家运粮
” ,

于是将

此二牛录就近移驻齐齐哈尔
,

而
“

将拟驻齐齐哈尔达斡尔兵内距墨尔根稍近之两牛录
,

移驻墨尔根
。 ” ①前面说过

,

齐齐哈尔锡伯二十四牛录中有一部分达斡尔人
,

他们与锡

伯人一同迁入盛京
,

成为锡伯人 了
。

或许由于这一缘故
,

当时的人们把移驻墨尔根的达

斡尔人也称为锡伯人了
。

另外
,

当时迁入盛京的是齐齐哈尔和伯都呐的锡伯人
,

吉林乌

拉的锡伯人则迁入京师 (详见迁移部分 )
。

由于以上两点
,

碑文中不提吉林乌拉
,

而说

墨尔根
,

也是可能的
。

当然
,

这只是一种推测
,

根据现有史料而论
,

应为乌拉吉林
,

而

不是墨尔根
。

如
:

康熙三十四年 ( 1 6 9 5年 )
,

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文兵部
,

具报墨尔根
、

黑龙江 (今爱辉 )
、

齐齐哈尔
、

博尔德四城官兵数 目
,

其中墨尔根城有满洲
、

索伦卜达

斡尔及汉军
,

而无锡伯
。

②可资证明
。

顺便提一下
,

锡伯族当时移驻齐齐哈尔
、

伯都访和乌拉吉林的只是官兵及其家眷
,

至于附丁及其家 口基本上没有搬迁
。

康熙三十一年八月
,

将军萨布素
、

终保等奏称
: “

锡

伯
、

卦尔察
、

达斡尔内贫困者甚众
,

、

若将移驻齐齐哈尔
、

乌拉之兵及其附丁丫并迁移
,

则粮食之供给
,

房屋之修建
,

田地之开垦
,

均多费力
。

… …请选其能养赡家眷
、

_

技艺谙

练者
,

披 甲四千名
,

移驻各该所指地方
。

至锡伯
、

达斡尔附丁
,

其居于大路附近者
,

`

仍

准居住原屯
,

居于远离大路及嫩江西岸者
,

皆迁至嫩江东岸
,

依次安置
,

并酌设头
_

目
,

以

便督察
。 ” ⑧康熙三十八年 ( 1 6 9 9年 ) 伶保又奏称

: “

乌拉地方所有锡伯二十牛录内
,

.

十六牛录村庄 田亩及其附丁
, 大半皆在伯都呐地方

,

在锡拉木伦之四牛录村庄田亩
,

均

在莞登
、

伊勒门
、

萨伦等处
。 ’ ④ 移驻伯都纳城的锡伯族也是加此

,

甚至官兵也包括在内

如
: “

莫罗浑
、

伯都访
、

绰尔门等村锡伯兵皆不动田舍
,

即安置于伯都呐
、

绰 尔 门地

方
。 ” ⑤平时守卫城池

,

巡边坐卡
,

其附丁从事耕耘
,

供养披甲
,

并交纳官粮
。

⑥

三
、

关于锡伯族南迁盛京等地及安置问题

碑文云
: “

康熙三十六年
,

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
,

将锡伯等编为三队
,

于康熙三

十六
、

七
、

八年迁入盛京
,

分驻各地效力
。 ”

目前
,

锡伯族史研究者谈到锡伯族南迁盛

京的时间
,

无不以此为据
。

另外锡伯族南迁后如何安置
,

也有不同的看法
。

1
.

碑文所载锡伯族移入盛京的时间不准确
。

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兰十七年 ( 1 6 9 8

年 )
,

康熙帝巡幸东北三省
,

目睹八旗官兵的腐败现象之后
,

降了一道严厉的谕旨
,

、

其

中一条就是
: “

归化城 (今呼和浩特 ) 地方
,
地阔有鱼

,

著黑龙江将军等招集齐齐哈尔

所有锡伯人等
,

迁至归化城
,

交右卫将军兼管
。

… …伯都呐所有锡伯人等著迁至盛京
。

①黑龙江将军衡 门满文档条第 n 一 1 6 9 3册
。

②同前第02 一 1 6 5 9册
。

⑧同前第 n 一 1 6 9 2册
。

④同前第03 一 16的

册
。

⑤同前第 0 7一 16 9 3册
。

⑥同前第 06一 16 3 9册 0 7一 16 9 6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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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 …乌拉所有锡伯人等
,

著迁来京师当差
。 ”

并指出
“

将锡伯
、

卦尔察迁移安置事宜
,

著明春委派大臣二员办理
” ①当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

,

议政大臣遵旨议奏
,

十二月初一 日

奉旨谕允
。

十二月初三 日
,

兵部咨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执行
。

十二月二十一 日
,

萨布

素收到兵部咨文
。

②因此
,

锡伯族于康熙三十六年就开始迁入盛京是决不可能的
。

下面

略谈其具体迁移经过
,
从中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

。

伯都呐的锡伯族首先移入盛京
。

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
,

宁古塔将军沙那海咨行

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内
,

有
“

伯都呐地方三十牛录锡伯人等即将迁移
”

之言
, ③ 可见伯

都访的锡伯族这时还没有迁移
。

他们迁到盛京
,

是在康熙三十八年春耕之前
。

④据光绪

会典事例记载
:

康熙
“

三十八年
,

… …移伯都纳驻防满洲锡伯兵二千名于盛京及所属各

城
。 ” ⑤这是第一批迁到盛京的锡伯人

。

齐齐哈尔的锡伯族分两批移入盛京
。

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接到兵部咨 文 后
,

立 即 传

令
,

将齐齐哈尔锡伯二十四牛录人等分为二队
,

以札斯泰等十二牛录为第一队
,

定于康

熙三十八年迁往归化城
,

以札噜等十二牛录为第二队
,

定于康熙三十九年迁移
。

⑧一切

准备就绪
,

将要起程之际
,

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九 日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日
:

哪
本年自齐齐哈尔迁移之锡伯一半人 口甚众

,

若迁至归化城
,

则归化城之米不足
,

著停

迁归化城
,

于本年春耕前
,

不误农时
,

赶紧迁至乌拉境内
,

令其种 田
。

俊收获后
,

食其

所获之粮
,

迁至盛京
。

明年再照此例
,

迁其一半
。

⑦ ”

萨布素奉到谕旨
,

即以札斯泰等

十二牛录为第一队
,

下编三个小队
,

催促起程
。

札斯泰等十二牛录锡伯人
,

自康熙三十

八年二月十九 日起
,

先后离开齐齐哈尔
,

二月二十六 日抵乌拉所属伯都访地方⑧
。

他们

在伯都访地方耕种田亩
,

秋收后继续迁移
,

于康熙三十九年 ( 1 7 0 0) 正二十六 日到达盛

京
。

⑨这是第二批迁入盛京的锡伯人
。

札噜等十二牛录锡伯人
,

也被编为三个小队
,

自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 日起
,

先后

启程
。

。 他们照札斯泰等十二牛录锡伯人迁移之例
,

先在伯都呐地方种 田
,

秋收后继续

迁移
,

于康熙四十年 ( 1 7 0 1年 ) 春耕前到达盛京
,

这是第三批迁入盛京的锡伯人
。

在齐齐哈尔和伯都呐的锡伯族迁入盛京之际
,

乌拉吉林的锡伯族 (即与齐齐哈尔
、

伯都呐地方同时编牛录的锡伯族 ) 也迁离本土
,

于康熙三十八年四月抵达京师
。

@ 据光

绪会典事例记载
: “

康熙三十八年
,

移吉林驻防满洲锡伯兵千名于京师
。 ”

@

综上所述
,

锡伯族确实分为三批迁入盛京
,

但迁入盛京的时间则是康熙三十八
、

三

十九
、

四十年
。

碑文所记分别早了两年
,

是不准确的
。

2
、 “

分驻各地效力
”

是清政府对锡伯族实行
“

分而治之
”

政策的真实记录
。

锡伯

族在齐齐哈尔
、

伯都纳和乌拉吉林时共编七十四牛录
,

其佐领
、

挠骑校员缺
,

由锡伯人

内拣选补放
。

南迁前夕
,

以锡伯人等
“

宴中抢饼
,

不知出猎行军之道
”

等罪名
,

将
“

锡

伯
、

佐领晓骑校概行革职
” 。

L锡伯族迁到盛京和京师以后
,

清政府不再设锡伯佐领
,

也不让锡伯人聚住一处
,

而是把锡伯族分散到各地诸旗
,

稗其效力
。

①②黑龙江将军衡门漪文档案第 01 一 16 9 8班
。

⑧黑龙江将军衙 门档案第03 一 1 6 9 9册
。

④黑 龙 江将军佃 门档第似一
1 6 9 9册

。

⑤ 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》 第 1 12了卷
,

第 6页
。

⑥黑龙江将军衡门满文档案第 03 一 1 6 9 9册
。

⑦⑧黑龙江将军衡

n 有文档案第 01 一 16 99册
。

⑨黑龙江将军衡门浦文档案第 14 一 1了。。册
。

L黑龙江将军街 门有文档案第 0 2一 16 9 9册
。

0 《历代八旗杂档》 第七包
,

第 2 33 号
。

0 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》 第 1 1 27卷 , 第 6页
。

@ 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

润文月折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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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都访和齐齐哈尔的锡伯族迁到盛京以后
,

除一部分留守盛京城外
,

其余的都被派

往锦州
、

开原
、

兴京
、

义州
、

盖州等大小二十多处披甲效力
。

①盛京地方所有讯所
,

几

乎都有锡伯族
。

吉林的锡伯族迁到京师以后
,

一部分被派往顺天府所属的顺义
、

良乡
、

三河
、

东安等处
,

以及山东省的德州
, ②一部分则留驻京师

,

分散到满蒙 八 旗 当 差
。

如
:

康熙五十七年 ( 1 7 1 8年 )
,

上骊院咨行兵部文内称
: “

此次需用锡伯甲
,

由尔部转

行八旗
,

令满蒙八旗每旗合派锡伯甲六十名
。 ” ③这次

,

上驯院挑取
“

镶黄满洲旗锡伯甲

三十九名
,

蒙古旗锡伯甲八名
;
正黄满洲旗锡伯甲三十六名

,

蒙古旗锡伯甲十一名
;
正

白满洲旗锡伯甲三十四名
,
蒙古旗锡伯甲十三名 , 镶 白满洲旗锡伯甲三十三名

,

蒙古旗

锡伯甲十三名 ; 正红满洲旗锡伯甲三十七名
,

蒙古旗锡伯甲十名
;
镶红满洲旗锡伯甲三

十八名
,

蒙古旗锡伯甲九名
;
正蓝满洲旗锡伯甲三十三名

,

蒙古旗锡伯甲四名
;
镶蓝满

洲旗锡伯甲三十八名
,

蒙古族锡伯甲九名
。 ” ④这虽然是京师锡伯族的情况

,

但也能反

映出
“

分驻各地效力
”

这一历史事实
。

后人不了解这些情况
,

错误地认为锡伯族南迁以后
,

仍然和以前一样设 有
、

锡 伯 牛

录
,

如
:
道光八年 ( 1 8 2 8年 )

,

伊犁将军德英阿等以伊犁锡伯爱曼添设防御事奏称
,

请
“

依照盛京所属锡伯爱曼之例
,

伊犁锡伯爱曼左右两翼各增设防御二员
。 ” ⑥若按德英

阿之言而论
,

盛京有锡伯牛录
,

分为左右二翼
,

每翼有防御二员
。

其实不然
,

锡伯族迁

入盛京以后
,

被分散到各处当差效力
,

并且不准任职
。

后因
“

于一切差使
,

均极奋勉
” ,

版渐得到了清政府的启用
,
到乾隆二十九年 ( 1夕6 4年 )

, “

盛京所属各城有锡伯协领二

员
、

佐领二员
、

防御十九员
、

云骑尉一员
、

晓骑校三十六员
。 ” ⑧尽管如此

,

清政府始

终没有在盛京设立锡伯牛录
。

《浅释》 也说
: “ 《康熙三十八年镶红旗移来锡伯咨行制

书馆档》
,

内载锡伯佐领有二十四个
,

与碑文所载康熙三十一年以后编设的七十四牛录

相比
,

不及兰分之一
,

显系残缺不全了
” 。

⑦ 这是误解
。

《浅释》 所引 《康熙三十八年

镶红旗移来锡伯咨行制书馆档》 ,

乃是雍正六年 ( 1 7 2 8年 ) 十二月镶红蒙古旗为具报本

旗三甲喇二十二佐领下锡伯人而咨送内阁志书馆的花名册
,

其佐领显然不是锡伯佐领
。

笔者从 《内阁杂档》 中也找到了一本 《镶黄满洲旗第二参领查新满洲索伦达斡尔罗刹锡

伯等人花名牛录册》 ,

其行文格式与 《浅释》 所引档册基本相同
,

可以证明 《浅释》 之

误
。

总而言之
,

锡伯族南迁以后
,

清政府没有设立锡伯牛录
,

而把锡伯族
“

分驻各地效

力
” ,

地反映了清政府对锡伯族实行
“

分而治之
”

的统治政策的历史事实
。

〔本文作者赵自强
,

锡伯族
,

19 57 年生
,

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 自治县人
; 吴元

丰
,
锡伯族

,

19 56 年生
,

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 自治县人
。

二人均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

满文部工作
,

合著有 《锡伯族西迂概述》 等论文多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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